
■社址：河南省周口市周口大道中段 6 号 ■邮政编码：４６６０99 ■准予广告发布变更登记的通知书 豫周 1902 号 ■本市每份零售价：1 元 ■印刷单位：周口日报社印务中心 地址：周口日报社院内

8
2024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四统筹审读 董雪丹 责任编辑 程文琰 铁水牛

麦田中的母亲
■崔继伟

我的家乡在豫南农村，那是一片广袤的土地，麦
子是生活的希望，是岁月的见证，而我的母亲则是那
麦田里最辛勤的耕耘者。 每当回忆起母亲种麦子的
情景，那一幅幅画面就如同一部生动的纪录片，在我
的脑海中不断放映。

豫南的秋天， 风渐渐凉了， 阳光也变得温柔起
来，这是种麦子的好时节，母亲早早地就开始为播种
做准备。 她会先将农具整理好，锄头、犁耙、耧车，每
一样都擦拭得干干净净， 仿佛是即将出征的战士在
擦亮自己的武器。

土地是农民的根， 母亲对待土地就像对待自己
的孩子一样精心。 在播种前，她会到地里，提前用锄
头把大块的土敲碎，把杂草清除干净。 母亲弯腰劳作
的身影，在秋日的余晖中，显得坚定而有力。

土地犁耙平整后，就可以播种了。 耧车是那个时
候常用的播种工具，爷爷是方圆数里把耧的行家。 母
亲熟练地架着耧车，爷爷在后面扶着，控制着播种的
速度和深度。 麦粒从耧车的漏斗里均匀地撒下，落入
土地的怀抱。 母亲拉着耧车，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
对土地诉说着丰收的期望。

播种完成后， 母亲还要回头看一下哪里的土壤
没有压实，用脚或铁锹再次平整压实，以保证麦粒能
够与土壤充分接触，吸收水分和养分。 母亲来回在地
里走着，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滴入脚下的土
地，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粒粒皆辛苦，汗滴禾下土”
这句诗。

接下来的日子，母亲每天都会到地里看一看，看
看麦苗有没有出芽、 土壤是不是有墒。 如果土地干
旱，还得利用喷灌机灌溉，给麦苗浇水。

麦苗渐渐长大，杂草也开始生长，麦苗生长的速
度总是赶不上杂草。 母亲总是赶在中午气温升高时
拿着锄头到麦地里除草，对此我很疑惑，问她为何这
样，难道早晨或傍晚凉快时不能除草吗，母亲说天越
热锄过的草死亡得越快，要是日头不毒，锄过的草有
可能复活，那就白忙活了。 她弯着腰，小心翼翼地避

开麦苗，把杂草一棵一棵锄掉。 有时候，腰一弯就是
半天，起身时，腰都直不起来。

冬天来了，一场大雪覆盖了整片麦田。 母亲望着
白茫茫的大地，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她说，这雪
就像给麦苗盖了一层厚厚的棉被， 能让麦苗在冬天
暖暖和和地睡上一觉，来年春天长得更壮实。

春天到了，麦苗返青，快速生长，母亲又忙着给
麦田施肥、浇水。 她总是能够准确地判断出麦苗需要
什么、什么时候需要。 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麦苗一
天一个样儿，绿油油的，充满了生机。

随着气温升高，麦子开始抽穗、灌浆，这是母亲
最忙碌也最担心的时候， 她每天都会到地里看麦子
的生长情况，防止病虫害发生。 有时候，为了抓住防
治病虫害的最佳时机，她甚至会在半夜起床，到地里
打药。 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容易刮大风，麦秆会
倒伏，一旦倒伏，麦子将大量减产，这也是母亲担心
的事。

终于，麦子成熟了。 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
散发出阵阵麦香。 母亲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但
同时也带着一丝疲惫。 收割麦子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需要在烈日下弯腰劳作。 母亲拿着镰刀，一把一把地
割着麦子，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衫。

割下来的麦子要运到打麦场上晾晒、脱粒。 母亲
用木杈不停地翻动着麦子， 让它们均匀地接受阳光
的照射。 脱粒的时候，机器轰鸣，麦糠飞扬，母亲的身
影在粉尘中若隐若现。

经过一番忙碌， 麦子终于变成了一颗颗饱满的
麦粒。 母亲把麦粒装进袋子，拉回家存放在粮仓里。
那一刻，她的心终于踏实、满足。 母亲对土地有着深
深的眷恋，对生活有着无尽的热爱。

如今，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工作。 每当我在城
市的喧嚣中感到疲惫和迷茫时， 就会想起母亲在麦
田里劳作的身影，想起那片金黄的麦浪，想起母亲那
朴实的笑容。 那是我心中永远的温暖和力量，激励我
勇往直前、不畏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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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沙颍河畔
■张颖

漫步在风光旖旎的沙颍河畔， 不只为看争奇斗
艳的野花、 空中飞翔的小鸟， 也为听那不息的流水
声、回忆我和大眼睛女孩之间的故事……

初见沙颍河是在三十多年前， 那时我去武汉上
大学，要从郸城坐公共汽车，途经周口，到漯河转乘
去武汉的火车。 沙颍河给我的印象是，那是一条缺少
生机的河流，河坡沟壑纵横，看似平静的水下，是被
吸砂后留下的大小不一的深坑， 水流形成的旋涡有
时会把游泳者吸入坑内。 由于生活和工业废水的排
入，很远就能闻到河水刺鼻的气味。

后来，我有幸到周口工作，我的情绪常常随着沙
颍河水的起伏而变化。 到了雨季，河水暴涨，浊浪滔
天， 河水夹带着泥沙杂物一路奔腾咆哮， 似千军万
马，有时会给附近的农作物带来危害；而在旱季，河
道水位下降，地下水就会渗到河里，附近农田就会干
旱。

那年，我刚参加工作，和同事一起去落实一笔用
于河流综合治理的资金。

已是深秋，微风徐徐吹来，让人感到丝丝凉意。
蔚蓝色的天空中，薄如轻纱的白云缓缓地飘，南去的
大雁鸣叫着穿云而过。 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稚嫩的麦
苗破土而出，给大地铺上一层翠绿的地毯。 伴随着此
起彼伏的虫鸣，我们穿越农田，到达河堤。

河道向东蜿蜒，前面五百米处骤然变窄，水流湍
急，大自然的力量让人惊叹。 突然听到有人喊，说有
个女孩在河边玩耍，被水冲走了。 顺着人们手指的方
向，我看见孩子的妈妈在水边正大声哭喊。 我跳进河

里，奋力向女孩被冲去的方向游，浪花不时打来，把我
压在水下时浮时沉。 还好，小女孩被树枝挡着，没有
被冲多远。 又有几个人下到浅水区，我们合力把女孩
救上岸。

我们了解到，这里人均耕地少，一些人就在河坡
上开垦土地，造成水土流失、河道淤积。 女孩的妈妈
当时正带着她在河边查看排污情况，一不留神，女儿
竟被河水冲走。

后来我又到女孩家去过几次，送去一些日用品。
在我的印象里，女孩身躯瘦小，衬托得两只眼睛特别
大，有时我就叫她“大眼睛”。

后来，女孩在当地政府的资助下上了学，大学毕
业后考上了公务员，在环保部门工作。

今年夏天，我乘船游览沙颍河。沙颍河蜿蜒东去，
如蛟龙出海，河水碧波荡漾，忙碌的货船穿梭往来，巨
大的船体犁过水面，波浪向两岸打去。小船摇摇晃晃，
溅起朵朵浪花，惊得鱼儿跳出水面，正在觅食的白鹭、
苍鹭等趁机俯冲，叼起鱼儿。

不远处是巨大的码头，大大小小的货轮在等待靠
岸，装满货物的集装箱堆叠如山，起重机繁忙地挥舞
着巨大的手臂，将一箱箱货物精准地装船，准备发往
国内及世界各地。 滔滔的流水声像诗朗诵，诉说着沙
颍河的前世今生，繁忙的码头就是这个城市的缩影，
在人们心中编织出一幅五彩的画卷。

沿河建有湿地公园，河岸青草芊芊，绿树成行，这
里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说不准， 我还能和
“大眼睛”在这儿相遇呢！

故乡郸城
■李玉龙

2024 年国庆节，堂叔来广州。 接到堂叔电话告知我
过来的因由时，我笑了老半天，他竟然是为了看刀郎的
演唱会！

他虽然是我叔，其实年龄并没比我大多少，血缘上
我们是叔侄，感情上却像兄弟。 堂叔的这次广州之行短
短三天，我们聊的话题都是小时候的事。 等把堂叔送到
航站楼，望着他慢慢消失的背影，我的思绪也仿佛跟随
这架航班，飞回久别的故乡……

故乡郸城，旧时称郸县，从设县以来，一时归鹿邑一
时归淮阳，1952 年才独立划县，定名郸城，因而郸城是
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县城，县城虽小却被厚重的中原文化
深裹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记得堂叔还没工作的那段时间，我们俩整天一起踩
着自行车在城里游荡。 建勇家开橡胶厂，院里有辆摩托
车，我们偶尔借来兜风；新华在啤酒厂上班，组团过去看
他的心思不言自明，每次都能过过酒瘾；国栋在汽车站
上班，当时工作人员穿制服还戴大檐帽，不用说也送了
我一套，用国栋的话讲这叫“兄弟装”。志国家开木材厂，
全中的爸爸是教师，舰艇的爸爸当医生，永君是县里出
了名的致富能手，还有海彬、开勇、爱民、红亮，还有和我
一起在操场上漫步的同桌，以及下课后坐在我自行车后
座上的姑娘……

不知人们对“一马平川”这个词是怎么理解的，我认
为就是方圆上百里横看竖看连一个几米高的土堆都找

不到，这就是“一马平川”，我的故乡就是如此。我的故乡
地理位置虽好，却资源匮乏，家乡人只能以种植和养殖
为生，精神上富足经济上却很拮据，因而很多年轻人走
出县城，怀揣梦想奔赴全国各个城市。我就是其中一员。

离家那年我十五岁，在老家我拥有的不多，却值得
一生珍藏。

近些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许多城市和乡村日新
月异，当然也包括我的故乡郸城。 2014 年我回到久别的
故乡时，记忆中的天蓬街、电影院、火车站、棉纺厂都已
不见踪影，走在迎宾大道上，我看到一栋栋高楼大厦，一
个个广场商超，现代化的图书馆、体育馆，开阔的大马路
和两旁的绿植鲜花。 十几年不见，不敢相信这是我的家
乡。

家乡郸城，在农业、工业，以及人文上都取得了骄人
的成绩，粮食产收与企业收入年年增长不说，还入选国
家卫生县城， 被评为中国书法之乡及中华诗词名县等。
最值得炫耀的，还得说郸城一高。每每谈起郸城一高，家
乡人总是嘴角上扬，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除了自豪，更多
时候我却在想，那些从郸城走出的莘莘学子，在各自岗
位上历练成长、大放异彩，逐步成为各个行业的领军人
物，为国家和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那么，二十年、三十
年后的郸城，将会被建设成什么样呢？

二十多年来，堂叔多次来广州，从他开始工作到如
今他女儿参加工作，弹指之间沧海桑田。 现在堂叔已从
官场退出，我也渐渐离开商海，人生之路转了大半圈，对
于功名利禄富贵荣华我们都有着深层的理解。 我问堂
叔，来广州定居吧？ 堂叔摇摇头，说偶尔小住可以，住久
了很难习惯，还说和我不同，他在老家的根扎得太深了，
没办法挪动。

为遂父母心愿，三年前我在县城洺河畔购买了一处
住宅，并把原本的假山移走，改成菜地，过阵子还想把老
家的祖屋翻修一下。 即便不能长住，也可以偶尔回去与
父母小住几日，那毕竟是来处，是故乡。

回到郸城，在洺河边的院子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一阵阵久违的笑声， 仍然如同小时候一样质朴纯粹、情
意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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